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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悠游于科技的边缘

———威廉·派纳与杨澄宇关于课程和科技关系的对话

威廉·派纳１　杨澄宇２

（１．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温哥华；２．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杨澄宇（以下简称“杨”）：宽泛而言，您是否认为科技的进步会促进教育的发展？
威廉·派纳（以下简称“派纳”）：是的，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如果没有技术的帮助，诸如网络资源

在内的许多教育经验无法获取。但更重要的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科技会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

会重建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使他们之间不再需要互相适应并以此来决定学习的方式与内容。这是一种

控制学习的“方便法门”。这样看来，原本应是“复杂对话”的课程变成了项目间的对话，而不是真正的

对话。当本该是交互式形态的课程仅仅提供文本或产品之时，教学也就沦为了其所采用工具。所以说

对于这样的论断，我基本赞同。

杨：好的。那么从更宽泛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您认为高科技改进了我们的生活吗？

派纳：我基本赞同。譬如医疗的发展，可以救治人类疾病；但有些药品也会危害到人的生命。

杨：今天我们的世界或许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后人类”（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ｙ）的社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
正在大行其道，您认为我们的教育或课程需要对此做出改变以适应它吗？

派纳：当然必须去适应。我认为我们需要去研究这样的境况：为何会有这么一个新概念出现？它

为何重要？如果我们把世界作为文本来分析，这样的情况会对国际文本、历史文本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个对于人类的新概念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所以我认为，课程理论与课

程专家们更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并对这个话题做出回应。

杨：是的，让我们考虑国际的、具体的“文本”。中国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越来越关注高科技在教

育中所占的比重，特别是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政府大力提倡信息技术教育与信息意识的培养，这

也是国际的趋势，譬如２１世纪新技能的提出等等。
派纳：对于这样政策的制定，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是一种对于课程的控制方法，并且限定了讨

论的边界。它暗示我们，教育天然地要为经济服务。但是我认为教育是独立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

甚至就是学习和理解自我，而非为新经济和新技术作准备。教育并非仅仅是让我们变得更有竞争力，

或者使得我们成为雇主希望变成的样子。这个话题在美国也有很大的争议。在政府层面，他们知道雇

主的要求，为之所做的准备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对大学的控制方法。当然，在这方面，公立和私立大学在

课程管理和商业参与方面不尽相同。另外，在大学层面，让每个学生变得更加专业，让开设的课程更加

专业化，这确实是非常“经济”的做法。

杨：您对美国大学教育提倡的 ＳＴＥＡ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ｒｔ，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理念有何
见解？

派纳：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我觉得目前他们提倡的只是 ＳＴＥＭ，没有 Ａ，没有艺术教育。在他们看
来艺术并不重要，这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并不在乎艺术、美术、音乐、诗歌，我们唯一在乎的就是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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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

杨：如此说来，您似乎对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好感？

派纳：是的，这里没有自由市场，只有非自由市场。少部分人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这是一个垄

断的资本市场。

杨：您知道，我本科所学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我还是相信自由市场，相信“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对政府的行为有不信任感，他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让我们摆脱政府的控制。

派纳：我并不相信这点。就西方而言，政府和商业机构紧密合作，整个国家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大

的“生意”。有一点我非常欣赏中国。就我在中国的课程研究经验来说，尽管我从未和他们分享过我对

意识形态的观点，但我确实欣赏政府将国家和经济分开看待的态度。在美国已经无法这样了，在加拿

大也只能是勉力为之。另外，就算市场是自由的，有“看不见的手”让我们摆脱政府的控制，但它在政治

和文化领域，依旧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因为“看不见的手”总是将大多数人的东西交到少数人手上。

杨：是的，对于这种不平等，我们深有感触。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国一些地方的学生放学后

会在校车上完成作业，因为那里有家里提供不了的网络。

派纳：对。而且我还说过，要让孩子们远离网络。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网络会放大孩子的焦虑

和紧张感，会起到示范效应，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自杀率的上升。

杨：您认为这是网络的责任吗，还是说这是学习和生活压力增大所导致的？

派纳：网络让事情更加糟糕，比如它鼓励人们上传暴力等充满负面情绪的图片。

杨：但是，您知道吗，上海家庭的网络覆盖率达到了９５％，这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水平。江苏省早就
实现了的一个项目，就是让每一所学校都有网络教室。

派纳：哦，太糟糕了。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会比较糟糕。

杨：当然，有这个可能。我们这么做是想让学生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一些农村地区。

派纳：是的，这就是美国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提出在农村地区通过广播接受远程教育的原因。当时
纽约的教师通过广播向农村的孩子讲授数学、化学等课程。所以，希望你们能取得好的效果。

杨：让我们从宏观转向微观领域。您知道，在如今的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充满了许多新科技的元

素，譬如翻转课堂和慕课的流行。许多学者认为这将使得学习更有效率。

派纳：他们是怎么测定的？你相信吗？

杨：他们相信新技术的运用可以使老师更有效率地匹配学生的需求。

派纳：他们或许只是在做一项“生意”，以此获利。或许，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宿命”：技术成为了他

们新的信仰，就像成为了他们原先所信仰的上帝一样。

杨：所以说您不相信科技可以促进学习？

派纳：不，我相信科技。对于特定课程而言，一些网站确实可以提供有用的、有趣的学习资源。但

是就每一个微观事件而言，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由政府来力推这些可能是有危险的？

派纳：是的，我赞同这点。经费可以用在其他更有价值的地方，比如提高教师的薪水、缩小班级的

规模、提升教师的经验等；另外，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费为教师创造更好的条件，譬如更舒适的休息室等

等，让教师们的生活不要那么紧绷，而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和张华教授曾共同编著过一本书，其中有

一个章节是关于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状况的，对于其中教师是怎样失去自我、怎样耗尽自我精力的部分，

我感到震惊。

杨：让我们回到具体的课程。您觉得不同学科在面对科技进步时遭遇的问题一样吗？譬如数学、

物理、化学与艺术等课程是否面临同样的境遇？

派纳：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不同学科是否都需要运用更先进的科技来进行教学？在北美和欧洲

学界，有一种称为“数字人文”（Ｄｉｇｉ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的新兴学科，用信息技术的手法来处理人文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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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过我一位同事的演讲，他统计莎翁《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他发现罗密欧使

用这个词多过朱丽叶。这说明什么？我不太确定。我认为艺术、人文学科乃至人类的交流无法用数字

来测算，对人类的某些行为与情感做统计也是没有必要的。总之，将新技术运用于所有学科，这是个很

危险的趋势。

杨：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在中国，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也加入了新技术运用这

个元素，鼓励乃至要求教师采用信息技术。

派纳：人类正处于日益科技化的世界中，技术占据统治地位。我认为我们很难跳出这样的境遇来

感知和行动，这也是我觉得历史学科应当成为一门主要课程的原因。历史上至少有过不同于今天的境

况，对于教学而言，过去的经验如影随形，想要摆脱非常困难。我因此提出了“再激活”（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这
一概念，引导学生“瞥见”其他时刻或可能的道路。

杨：是的，如您所说，“在别处”非常重要。我常常疑惑的一点在于，现在的西方教育界有一种声音，

呼吁要学习中国的基础教育以及学生学习的方法。但是目前中国的许多课堂甚至还处于“前现代化”

的程度，遑论“后现代化”的课堂了。许多学者认为，我们需要先达到教育的“现代化”阶段，譬如对数

据的重视，高科技的采用，乃至民主精神，然后再走向后现代。但是有人则认为我们可以直接从“后现

代”启程。

派纳：我并不认为历史是分阶段演进的，也不认为所有地区都要遵循同样的历史进程。就我所理

解的中国而言，它是复杂和多样的，一些农村还处于前现代，但大城市已经拥有非常高的科技水平了。

就民主来说，有一种非官方、非政府的存在形态，它发生在大街上，形成于人群中。另外，我们正面临后

现代境遇，对所有事情都争论不休，外来者和本地人一样聪明和复杂。所以我觉得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杨：但是还有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拒绝接受别人的经验。比如，我们会说，别光盯着西方的课堂，

他们也正遭受一堆问题的困扰。

派纳：确实，只用中国方式同样也会有问题。当然，不仅仅只有一种“中国式教育”，而是有许多种。

不同地区的环境不同，课堂也不同。在我的研究领域中，我非常欣赏中国同行的一点就是，他们想了解

西方，但会做出判断，辨别哪些是自己需要合作的对象，并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杨：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更本源地看待课程与科技的关系。现代课程诞生于管理时

代，恰如加拿大籍日裔学者 ＴｅｄＡｏｋｉ所言，这是基于规划的课程。如果我们同意课程理论源于此，那
么，我们的道路在何方？回到生活世界，还是走向美学和艺术？于我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派纳：确实是两难，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理解这种两难。通过理解它，知道它产生的原因，知晓它如

何成为历史的，了解隐藏于其后的原因，我们就能找到超越它的经验，并对下一步行为做出建议。我理

解你们可能处于的境地。我们的政府曾经对我们说：“走开，你们是麻烦制造者。”他们现在希望通过商

业操作来解决问题，虽然也会失败，但人们沉迷于其中。我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分理解这种两

难。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工作会被这种两难所捆绑，当然，我们的力量也很微小。

杨：是的，在时代面前我们微乎其微。我想起了海德格尔曾经探讨过工具“在手”的状态，我的疑惑

是：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现代社会都有工具和技术，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实质的区别？锤子在手的状态

和现在拇指党的状态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太大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派纳：我认为“在手”客体的改变会带来主体关系的改变，以及“在手”的变化。你可以成为一个乐

观主义者，没必要成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事态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只

有一点曙光，这就是我们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原因。但你可以有所作为，可以继续教学。我在高校刚入

职的时候，有一次校长来听新教师的课并给出评价。但我没有因为校长来听课而做出任何改变，我依

旧让学生以非常放松的姿态进行交流。我想，他能看出我在做什么：我正在用自己的声音、方法，让学

生互相交流并沉浸在课堂中。

将教育和就业、经济状况联系起来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在我年轻的那个年代，教育更多地关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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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展。当然，我觉得政府会很高兴看到今天的这种改变。按照我的理解，课程的领域非常广泛，而不

仅仅包括诸如语言、数学、艺术等在内的学校科目。当然，也要有一些正式的课程，来满足人们的具体

需求。讨论课程其实就是讨论不停累加的教育经验，而不是限于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因为这些经验是

互相交叉的。

杨：是的，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就像ＴｅｄＡｏｋｉ曾经说过的，课程就像一座桥梁，我们更需要的不
是快速通过，而是在桥梁上凝视（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徘徊（Ｌｉｎｇｅｒｉｎｇ）。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种游戏与悠
游的状态。我们常说要打开课程的“黑箱”，但是我现在愈发觉得打开的方式很重要。采用像医生那样

打开病人腹腔的方式恐怕是不妥的，老实说，我倒是觉得“黑箱”是一种保护。

派纳：这个关于“黑箱”的说法，我很欣赏。

杨：说到“上手”，我最近正在思考身体和课程的关系，回到身体或许是件有趣的事情。中国传统观

念中的身体可能和西方观念不太一样，这或许是个理论的突破口。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身体不仅包括

自然的身体，也包括社会的身体和某种意义上超越的身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有时候甚至是

以通过对一种身体的压制或削弱的方式来获得另一种身体的解放。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中国戏剧《牡丹

亭》，在其中主人公因为生病而得以在梦中再续前缘。通过对自然身体的削弱，她暂时摆脱了社会身体

的压制并使得超越的身体成为可能。因为，在汤显祖的观念中，至情即道。

派纳：在西方也有类似的经验。我记得曾有一位美国作家在旅行至摩洛哥时患病高烧，他认为通

过这段病痛的经历，我们得以理解自我，理解自我和身体的关系。对我来说，年轻时病患是我的朋友，

而现在它却试图杀了我。

杨：最后向您请教一个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作为课程理论界的大家，您觉得课程理论的发展

趋势是什么？您曾经领导了课程理论的概念重建主义运动，您觉得下一个１０年或２０年，在课程理论
界可能会发生什么？

派纳：我觉得这取决于不同国家，取决于在哪里提出问题。在美国，我看不出有什么能超越个人中

心，这是一种身份政治。几乎所有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受到的伤害多过他人。他们呼吁保护个人权益，

譬如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问题，这表明社会生活会受到极端政治的威胁。课程理论应当对此做出回应。

我呼吁课程研究从个人政治转向伦理领域，希望人们可以超越对于“革命”的渴求。就我现在所在的加

拿大而言，我还看不到具体的前景。如果我接下来几年没有退休，我将从事加拿大的课程理论研究，了

解它的过去并描绘它的未来。我曾经编撰过一本关于国际课程研究的手册，张华教授在其中一个章节

中曾描述并展望过中国课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作者简介：威廉·派纳（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ｉｎａｒ），著名课程理论家，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研究首席教授，
概念重建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曾任国际课程研究促进协会主席，亦是其美国分会的创始人。２０００
年，派纳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２００４年其著作 Ｗｈａｔｉ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ｈｅｏｒｙ获得美国
教育研究协会颁发的杰出著作奖。杨澄宇，本文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

究领域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现象学等；２０１６年出版著作《语文生活论》（教育科学出版社），此前
亦出版过诗集与小说。

对话手记（杨澄宇）：我震惊于派纳教授广博的知识、深刻的见解。这样的体验不仅来自于和他的对

话，也来自于对他著作的阅读和谛听他的授课。他不仅坦诚率真并善解人意，而且对同行的工作充满尊

重。在课堂上，当他介绍ＴｅｄＡｏｋｉ的思想时，我似乎感受到历史正拂过我的肌肤。对于我所请教的问题，
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列出详尽的书单。温哥华是座美丽的城市，有着众多的华人和日益高企的房价；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在城市的一角，面朝大海和雪山。在对话结束的时候，在回去的路上，我问派纳教授怎么看

待去年其所在的教育学院排名上升到了世界前十的问题。他笑道：“因为我在这里啊，噢，不，我不知道原

因，我是在开玩笑。”最后，我们谈论了生活。（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
（责任编辑　童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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